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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文章以中国文学的女性意识流变为发展脉络，对张爱玲的《倾城之恋》，舒婷的《致橡树》和王安忆的

《长恨歌》进行了挖掘与探讨。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，三部小说既展现了女性独立自主的觉醒意识，批

判了以男权为主导的强权社会，也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面临的生存困境。文章通过对三

部小说的深入研究，可以看出女性流变是一个破局到升华再到突围的过程，这对于理解女性在不同时期

的觉醒以及地位，具有重要意义。 
 
关键词 

《倾城之恋》，《致橡树》，《长恨歌》，女性意识，女性流变 
 

 

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 
Female Consciousness in  
20th-Century Chinese  
Literature 
—Taking Love in a Fallen City, To the Oak and The Everlasting Regret as 
Examples 

Yuqin Wang, Qiang Fu, Zhanyan Peng, Jing Qu* 
Department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, Furong College,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, Changde 
Hunan 
 
Received: Jun. 16th, 2025; accepted: Aug. 11th, 2025; published: Aug. 20th, 2025 

 

 

 

*通讯作者。 

https://www.hanspub.org/journal/wls
https://doi.org/10.12677/wls.2025.134090
https://doi.org/10.12677/wls.2025.134090
https://www.hanspub.org/


王玉琴 等 
 

 

DOI: 10.12677/wls.2025.134090 636 世界文学研究 
 

 
 

Abstract 
This article takes the evolution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s the development 
context, and explores Eileen Chang’s Love in a Fallen City, Shu Ting’s To the Oak, and Wang Anyi’s 
The Everlasting Regret.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, the three novels not only demonstrate women’s 
awakening consciousness of independence but also criticize the patriarchal-dominated society, 
while profoundly revealing the survival dilemmas faced by wome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. 
Through an in-depth study of the three works,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volution of female conscious-
ness presents a process from breaking the situation to sublimation and then to breaking through, 
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women’s awakening and status in different peri-
ods. 

 
Keywords 
Love in a Fallen City, To the Oak, The Everlasting Regret, Female Consciousness, The Evolution of 
Female Consciousness 

 
 

Copyright © 2025 by author(s) and Hans Publishers Inc. 
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(CC BY 4.0). 
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/4.0/ 

  
 

1. 引言 

《倾城之恋》《致橡树》《长恨歌》这三部作品跨越时空距离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女性在特定历史环

境中的生存状态，同时也蕴含了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中男女地位平等的深刻思考。本文将以女性视角为

切入点，剖析其背后的女性意识流变。 

2. 白流苏——理智周旋与乱世抉择中的女性破局 

《倾城之恋》讲述了旧派女性白流苏不断打破“他者”的身份，以清醒的理性与现实的妥协在男权

主导的社会中寻求立足之道的故事。她的几度出走与回归，展现出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压迫以及成长。而

白流苏女性意识的觉醒，主要体现在其突破婚姻禁锢、经济禁锢与精神禁锢三个方面。 

2.1. 婚姻自主意识的萌芽 

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，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深刻写照，作者以细腻的笔触，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善

于低头却又在心灵上“穿着旗袍”的矛盾女性形象——白流苏[1]。而白流苏的矛盾性，也体现出中国女

性在父权制与婚姻自主意识间的艰难博弈。 
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，与男性一样，女性也拥有理性能力和自主选择权。在白流苏的第一次婚姻

中，她虽无奈接受了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包办婚姻，但最终因丈夫的暴力毅然选择离婚，打破“婚

姻是女性唯一归宿”的传统观念，拒绝“夫家守寡”的传统命运安排。离婚后的白流苏选择寄居在娘家，

但迎面而来的却是兄嫂的冷眼与母亲的不理解。正如徐太太说：“找事，都是假的，还是找个人是真的。”

因此，白流苏决定逃离白家，为自己谋求容身之处[2]。白流苏陪同七妹去相亲，却反客为主，抢走七妹

的相亲对象。但究其缘由，她并非出于对七妹的嫉妒，而是对挣脱自身困境的渴望。她主动用自身魅力

吸引范柳原，在男权社会的夹缝中争取自主权，突破了传统女性的被动形象。白流苏选择这段赌徒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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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，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家庭和传统旧俗的逃离[3]。比爱情更赤裸的，却是她藏在旗袍下的算计

——这并非浪漫主义的沦陷，而是存在主义式的自救。这不仅是白流苏婚姻自主意识的觉醒的体现，也

是当时女性在困境中敢于追寻自我尊严与追求女性独立的深刻写照。 

2.2. 经济意识的觉醒 

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，贞节和顺从阻挡着女性的发展，导致她们丧失经济自主权，常被人们看作是

“男性的附属品”。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认为，男权制常把女性塑造成“他者”的身份，女性应打破客体思

维定势，去创造自我价值。 
白流苏有这样一段心理活动：“她承认柳原是可爱的，他给她美妙的刺激，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

是经济上的安全。”在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以及家人的冷嘲热讽后，白流苏明白，她必须为自己寻求

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。而白流苏试图借助范柳原的经济资源，将婚姻转化为经济投资，这一行为打破了

传统女性“重情轻利”的刻板印象，反射出传统女性在三纲五常束缚下的抗争意识[4]。波伏娃在《第二

性》中指出“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被塑造的”。而白流苏的算计，恰巧体现了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

——在当时的社会，女性常被定义成“他者”，而非“自我”。白流苏承认范柳原的“可爱”，但同时，

在被建构为“他者”的社会处境中，白流苏敢于主动选择，她虽承认范柳原可爱，但也明白自己更需要

经济安全。 
正如波伏娃所说，“女性的命运不应被预先定义，而应通过自主选择来塑造。”白流苏的破局对当

代女性有着深刻的启示——女性应敢于打破传统的身份定义，实现从“被塑造者”到“自我选择”的转

化，创造出自己的价值。 

2.3. 情感博弈中的主体性 

历史变迁，母系氏族社会逐步发展为父系氏族社会，男性在社会中处于支配性地位，而女性却被看

作是从属性的、第二性的，最终男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[5]。 
在白流苏传统女性表象之下，包裹着的却是睿智与锋利。在《倾城之恋》中，多次提到白流苏的低

头，范柳原也正是被白流苏身上流露出的那股东方女性的温柔所打动。相反，白流苏对范柳原的“低

头”，并非意味着她的软弱与对男权社会的妥协，更像是她在与范柳原算计与博弈时，对自我主见的遮

掩，以及女性力量的隐藏。在外人看来，在二者的暧昧游戏中，白流苏始终保持着落魄闺秀的柔弱姿

态，实际上，白流苏始终在权衡着生存与尊严的界限。当范柳原提出让白流苏做他的情妇这一要求时，

流苏果断选择回到上海，拒绝与范柳原的这种无保障的关系。最终战争沦陷，进一步促成了白流苏与

范柳原的婚姻，而白流苏也取得了生存上的胜利。 
白流苏的胜利，无不对应了激进女性主义给读者带来的深刻的启示——在男权制主导的封建社会，

女性往往以一种迂回的方式，来争取主导权。这种善于将男权社会规则逆向转化为生存策略的智慧，正

是白流苏藏于旗袍下里的锋利主体性。 

3. 木棉的宣言——女性独立自主的高歌 

《致橡树》中的木棉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进一步升华。《致橡树》是以女性的口吻写给男性的，也就

是“木棉”写给“橡树”的。这首诗歌表面上是爱情诗，但实际上是女性追求独立平等的呐喊。“木棉”

作为新的女性形象代表，不同于以往传统女性，其女性思想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。 

3.1. 否定传统性别关系，倡导男女平等 

女性不是依赖男性而存在的，传统的“攀附型”爱情是不合理的。法国女作家西蒙·波娃的作品《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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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性》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：“一个人之为女人，与其说是‘天生’的，不如说是‘形成’的。没有任何

生理上、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，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，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，产生出这居间与

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‘女性’”[6]。 
在作品《致橡树》中开篇写道：“我如果爱你——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”这

是一种依存攀附的爱情，依附于他人的成功而自得其乐[7]。同时作者还用“绝不”来否定像“痴情的鸟

儿”这样传统的女性，也是对传统男女地位发起挑战。 
男女之间的爱情是双向奔赴的，而不是女性角色的“单向牺牲”。作者用两个“也不止”批判“泉

源”和“险峰”的无私奉献。“泉源”与“险峰”、甚至阳光和雨露，都只知道一味付出，失去了自我，

成为男性的附属品。在传统男女爱情关系中，常常赞美女性的无私奉献，但是这种无私奉献只是单向而

不对等的。爱情应该是双向奔赴、而不是单方面牺牲。 
男性和女性都是人类社会中的一员，二者应是相互依存的，不是对方的附属品，也不是对另一方掌

控控制权[8]。 

3.2. 谋求尊严与力量，强调人格独立与平等价值 

女性有力量，也有自己独立的人格。《致橡树》中诗人用“橡树”和“木棉”两个意象来指代男女的

关系。树象征着完整的人格，橡树与木棉是并肩而立的，他们共同面对风雨，也共同享受幸福与成功。

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庸，也同样承担着社会的责任，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生命。 
男女之间存在的差异，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可以平等。“橡树”与“木棉”是两个不同的个体。“橡

树”有它的铜枝铁干，而“木棉”也有它的红硕的花朵。作者并没有否认男女之间的差异，男性是刚强

的，女性是柔和的，两者是互补共生的，超越了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。第三次女性主义克里斯蒂娃的观

点也指出，男女的差别不是天生的性别，而在于个人的特质，男性心理中可能存在女性特质，而女性心

理中可能存在男性特质[9]。这跳出了二元对立的传统形而上学模式，男女的关系不是对立的。 

4. 王琦瑶——自我觉醒与生存博弈下的女性突围 

《长恨歌》中王琦瑶的命运就像一首长恨歌一样，充满了传奇与悲剧色彩。王琦瑶作为一名具有上

海弄堂典型特征的女性，其成长环境、生活方式都浸润着上海风物的特点，也使得她的人物形象更加丰

满多彩，充满复杂性与多样化。从女性视角出发，王琦瑶的自我觉醒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。 

4.1. 敢于突破传统束缚，追求“美”的价值实现 

王琦瑶对于传统的突破，表现为敢于展示自身的形体美，这也恰好符合文化女性主义的观点。文化

女性主义提出，反对将女性特有的审美视为劣等属性，应该重新诠释女性身上的价值，将其转化为女性

力量的来源。 
“她的美里缺少点诗意，却是忠诚老实的。她的美不是戏剧性的，而是生活化，是走在马路上有人

注目，照相馆橱窗里的美”[10] [11]。王琦瑶在知道女性的美丽能够被视为一种骄傲的资本时，她通过参

加“上海选美”来主动展现自身的美貌，体现出了对自我的自信和对美的本能追求，这是对传统女性含

蓄内敛观念的一种突破。相较于《金锁记》中困于家庭的传统女性曹七巧用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地

位，而王琦瑶则用自身的“形体美”来维持着女性的身份认同，展现了潜在的女性意识，表明女性可以

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追求生命的价值[12]。 
王琦瑶的“美”还体现在生活的饮食美里面，饱含着对生活的热情和向往，生活美学的呈现以其本

身的自在价值构成了女性文学叙事的独特景观[13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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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做菜像画画，葱姜蒜的摆放都有讲究，盘子边缘不能沾油渍”“事先买好一只鸡，片下鸡脯肉留

着热炒，然后半只炖汤，半只白斩，再做一个盐水虾，剥几个皮蛋，红烧烤麸，算四个冷盆”，这些看似

平凡的日常烟火，却折射出了王琦瑶温煦蓬勃的生命力，证明了她也拥有着感受美好生活的权力[14]。王

琦瑶突破了“为家人做饭”的传统动机，进一步转向“为自己做饭”的饮食美追求。大部分传统女性将

“相夫教子”的生活模式不断延续，而王琦瑶则是打破了传统的刻板印象，在柴米油盐的普通饮食中突

显了女性个体意识的微光，坚守着女性主体不向生活妥协的。 

4.2. 努力寻求经济独立，顽强坚韧的生命哲学 

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，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，而女性解放则需要打

破经济结构的不平等。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，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建构的生存空间之中，难以找到

自己的立足之地，但王琦瑶在男权社会的层层重压和束缚下，依然找到了一条打破了经济结构的不平等

的道路，展现了她勇敢、顽强、坚韧的重要品格。 
李主任去世之后，王琦瑶搬离了舒适温暖的公寓，重新回到了弄堂里面继续生活，她没有过度迷恋

昔日的荣华富贵，而是立马投入到了工作之中，体现了对经济独立的主动追求。她先是凭借自己曾经学

过的护理知识考取了注射资格证，在上海弄堂里给别人打针；再是替人裁剪、缝补衣物来维持生计，甚

至还摆摊卖过小物件，尽管生活艰难困苦，但她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在时代夹缝中顽强生存，用行动展示

了女性敢于直面迎接生活挑战的积极态度[15]。 
王琦瑶一生经历了多次离别，但每次离别她都展现了她在沧桑人生中学会的生命哲学——选择成全，

保留自己最后的体面。面对女儿薇薇与丈夫老康决定出国的想法时，王琦瑶表示支持与理解，因为她知

道女儿薇薇向往外面更广阔的世界，而自己能力有限无法给女儿薇薇提供想要的生活。面对情人老克腊

提出要离开时，王琦瑶表现得很平静，她只是希望他能记住她年轻时的样子，因为她现在已经年老色衰，

也留不住一个渴望青春灵魂的人了[16]。王琦瑶正是因为有了独立坚韧的精神品质，才能在一次次的挥手

告别中以坦然姿势继续向前，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形象的傲然之姿与独立自足。 

4.3. 坚守不朽的精神自我，对抗无常的命运洪流 

王琦瑶的一生中经历了几次具有典型意义的情感纠葛，每次爱情都对应着她不同人生阶段的生存困

境。王琦瑶始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情感需求，因此一直都是保持冷静理性从容的态度来对待每一段感情，

所以最后无论是哪段感情，都以失败作为结束。 
在与李主任的情感中，王琦瑶需要的是物质享受。王琦瑶住在李主任提供的爱丽丝公寓里面，心甘

情愿地当笼中鸟，以此来获取自我的物质利益与需求，体现出始终将“自我”放在首要位置的理念[17]。
她并不注重这段感情双方到底付出了多少真心与忠诚，也不在乎双方地位的悬殊差距，她只在乎自己能

够得到多少好处与资源。 
在与程先生的感情中，王琦瑶需要的是精神享受[18]。程先生的半生都在守护着王琦瑶，但王琦瑶从

未真正回应过他的情感，她只是需要程先生作为默默无闻的背后付出者，来不断满足自己精神上被仰望

的优越感，从而理所应当地享受精神上的愉悦。 
在与康明逊的情感中，王琦瑶需要的是家的温暖。她企图用这段爱情来建造一个平凡温暖的家，这

表现出她渴望用现实的情爱来弥补自己精神世界的空虚。波伏娃在《第二性》中提出，要通过“自主选

择”来构建自我的本质。最后，当康明逊因家庭压力而放弃她时，王琦瑶仍然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，

以决绝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，这种偏执来源于对精神自我的保护，宁可失去这段软弱的感情，也不

愿向男性将就妥协[19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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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女性意识觉醒的局限性 

《倾城之恋》的时代背景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初，那时正值抗日时期，社会动荡不安，人

民流离失所，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思潮相互碰撞。张爱玲通过对白流苏这一女性形象的刻画，展现了女

性的觉醒意识，但同时也对其行为进行了批判。纵观全文，白流苏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 
一是觉醒的不彻底性。白流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觉醒，她的婚恋意识有了一定的觉醒，但这一

觉醒仍然被婚姻所束缚，依附于男性，未能挣脱男权社会枷锁。二是男权凝视的妥协性。白流苏的穿搭

主动迎合男性审美，自我意识仍被男权审美操控，依赖“旗袍”“细腰”等符号化女性特征，来博取生存

资本，这实则是对男权社会的妥协。三是时代变革的偶然性。张爱玲以“倾城”为反讽，白流苏的“胜

利”实则具有偶然性，当时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，时代的变革促成了白流苏的胜利。 
《致橡树》创作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，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，思想解放的潮流深入人心，人们

开始追求独立平等的爱情观念。舒婷的《致橡树》突破了传统爱情的表达模式，但也存在其不足。 
一是将女性置于新的框架之中。《致橡树》呼吁广大女性都要做坚强独立的个体，这是一种正向的

倡导，但实则将女性引领到了另一个“枷锁”。二是否定了其他女性的想法与意愿。木棉固然是女性的

一种表现，但舒婷忽略了每个女性的独立意识，女性应该是多样化的，而不是单一的。三是没有深层次

关注女性问题和女性意识。女性的独立与男女完全平等不可能实现，男女之间本身有差异，而木棉在追

求与男性同等地位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[20]。 
《长恨歌》的小说时间跨度从 20 世纪 40 年代延续至 90 年代，通过上海这个城市来展示底层小人物

的命运。王琦瑶在自我觉醒的过程中，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个人与时代两个方面[21]。 
一是王琦瑶有着极强的虚荣心。王琦瑶对于择偶的标准，都是为了让自己改变命运，从而拥有更好

的生活。在对程先生与李主任的选择中，她优先选择李主任，因为她知道李主任可以带来荣华富贵，帮

助她进入上层社会。二是男权社会下封建礼教根深蒂固。王琦瑶虽然接受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新的价值观

念，但没有从本质上突破男尊女卑的观念。在每一段感情之中，王琦瑶始终都是在依赖男性，无论是物

质上的依赖还是精神上的依赖，都可以看出她始终将男性作为自己的庇护所，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她最

终的悲剧命运。 

6. 结语 

从《倾城之恋》到《致橡树》再到《长恨歌》，女性觉醒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。白流苏的破局到

《致橡树》的升华再到王琦瑶的突围，向读者展示了女性在不同时代中的觉醒意识与渴望独立平等的愿

望，也从不同角度可以看出女性角色的寸步难行、步履维艰。作为当代女性，既要重视情感的付出，又

要保持自我的完整性，从而做到不迷失自我；同时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和专业技能，拥有独立的

经济和自由的空间。只有这样，女性才能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真正的平等与解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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